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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解放碑附近有个小什字，重庆人无人不晓。在古码
头江津，亦有一个小什字，却很少有人知晓。闲时与朋友谈
起，听者无不惊讶：啥子？江津也有个小什字呀……是的，江
津有个小什字。从江津自南齐永明五年（公元487年）建县，
后县址移至今几江镇，小什字向为江津老城繁华的商业中心，
被当地百姓称为江津的“解放碑”。

小什字的钟——不摆了

“小什字的钟——不摆了。”这句重庆人熟悉的谚语，在江
津的小什字也有类似的故事。这句谚语何以形成？自然得从

“钟”说起。据上了岁数的江津老人讲：民国时期的江津县（今
江津区，下同）城只有一条正街，仅限于从通泰门起到小什字
左侧至衙门口止，街道狭窄，房屋破旧。1928年，四川军阀混
战，刘文辉部师长张清平驻防江津，大力推行街道改造，把正
街翻修成洋马路，两边商铺一律退后5米，建成西式铺面。经
过这次改造，城内正街不仅可通黄包车、自行车，还可通吉普
车、小轿车，使那时的江津城颇有了几分繁华都市洋场的气
派。为了规范、维持秩序，小什字中心地带还建起了一座指挥
交通的岗亭，岗亭上设置了时钟，让来往市民随时都能知晓时
间。但此说法无从查考，只留存在江津古城的记忆里。

20世纪90年代，江津老城中心真的有了一座“钟”。这
座钟高高挂在小什字商业中心一楼房的顶楼，成了江津城市
的标志。这座钟也有一段经历：此楼原为江津县食品公司大
楼，楼高八层，为当时江津最为现代的大楼。楼顶的大钟由重
庆钟表公司专门定制，长宽直径均为2米左右，一经亮相就成
了江津老城中心的一道亮丽风景。那时，很多市民尚无手表，
每天钟楼上那“当当当……”的报时声，准时提醒着人们闻声
晨起暮睡。然而，在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后，食品公司渐渐
陷入困境，已无力承担此钟的日常维护，在响了一阵后就经常

“停摆”，不响也不动，成了摆设，于是便有人笑谈“小什字的钟
——不摆了”，此言传遍了江津城，遂成了江津民谚中的经
典。后来，重庆金桥集团出资买下这座大楼，出资维修管理，
才使停摆的钟声重新响了起来。

难以忘怀的旧时光

身处江津老城核心地段的小什字，不仅在百姓心中有着
举足轻重的地位，周边那些“老字号”“老商铺”里蕴含的民间
故事，亦如窖藏的江津白干酒一样历久弥香，活在百姓心底，
成为抹不掉的记忆。

旧时的江津大街小巷，时有“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
撩起孩童们的食欲，撵着挑夫的担子追逐，而这炒米糖却与小
什字路口的“太和斋”和陈氏两兄弟密切相关，江津名产油酥
米花糖即为其招牌产品。陈汉卿、陈丽泉，江津长冲乡人。陈
汉卿在家排行老二，人称“陈二爷”，陈丽泉是陈汉卿的嫡亲胞

弟。陈氏家贫，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陈氏兄弟到县城谋生，

经过数年勤俭打拼，于

1917年创建了“太和斋”京果糖食杂铺，专营米花糖。兄弟俩
经过反复试验，逐渐摸索出一套独特工艺，于1924年制成油
酥米花糖。随后，陈氏兄弟又进一步改进，他们精心制作的米
花糖，以洁白晶亮、酥脆化渣、香甜爽口、营养丰富等特色迅速
占领市场，遂成江津一大名产……1956年，陈丽泉以“太和
斋”全部资产入股公私合营江津糖果店。1960年，糖业公司
将“太和斋”工人调入江津糖果厂，对油酥米花糖生产工艺进
一步改进，次年，经工商局注册定商标为“玫瑰牌”。1978年，
江津国营“太和斋”糖杂副食经营部投资14万元，在小什字私
营“太和斋”原址修建五楼一底砖混结构营业大楼，次年恢复
国营“太和斋”店名，慕名前来购买米花糖的顾客络绎不绝。
21世纪初期，江津城市改造中“太和斋”被拆除，员工亦被分
散安置，代之而起的是更为现代气派的“重庆百货大楼江津
店”。“太和斋”从此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

小什字亦是美食之地，除有20世纪著名的江津饭店外，
一家名为“清真食堂”的老店亦相当有名。该店由抗战时期来
津避难的回民周开运开设，门楣上悬挂黑漆烫金字牌。所用
牛羊肉全由阿訇法玉恩和回民屠商郭永清、刘文彬、吴树荣等
供给。经营至1948年停业。1954年，法玉恩夫妇在政府支
持下，在原址重开“清真食堂”，横挂回文汉文牌匾。“清真食
堂”为江津唯一回民餐馆，政府对其所需牛羊肉原料尽量设法
供应，店内烹饪的食品极具回民风味。20世纪90年代初期，
由于城市改造，“清真食堂”也随之烟消于尘世中。

小什字不只有闻名于世的商号商铺，还暗藏着一个红色
故事。1948年下半年，为配合解放，中共川东临委根据对敌
斗争形势，决定将临委财经小组转移到江津，由谢长琮（化名
谢石均）任组长，熊伯涛、李洁之（化名李雪波）等同志为成
员。通过谢石均的亲戚关系，由当时在县田赋管理处任职的
阮曙曦出面，在县城新街子开设裕民商店，财经小组在川东临
委直接领导下，以商店为掩护，从事党的工作。通过经营杂
货、花纱，给园艺站代售果品等商业活动，为党筹集活动经费，
同时作为川东临委领导人的一个联络点，当时川东临委领导
人邓兆明、肖泽宽等同志都到此开展革命活动，为重庆的解放
写下了重要的一笔。小什字，作为江津老城繁华商业中心的
所在，每一座商铺楼宇、每一块瓦当地砖、每一面字号旗幡都
沉淀着地道的旧时风味，那些在喧嚣市声中流逝的过往，悄然
注视着这座巴渝古城的幸福重生……

市民向往的“解放碑”

一座城有一座城的灵魂与标志。把小什字称之为江津的
“解放碑”，当不为过。

民国时期，小什字就是县城核心之地。它北接通泰门，可
由此下码头、渡江过河、摆舟放筏走南闯北；南可经老米市街，
过南门、经武城、翻鼎山进入江津南部腹心地带；东可经大什
字、板桥街、衙门口入东门、走仁沱、珞璜、下渝州；西可由新街
子、出小西门、大西门、上泸州、川南……新中国成立后，小什
字更以江津名副其实的商业中心而备受瞩目。其周边，除聚
集了关系国计民生、吃、穿、用的大小商铺外，当时号称江津国
营商业“八大公司”的百货、五金、食品、糖酒、煤建、蔬菜六大
公司就安营扎寨于此；还有供销社的土产、日杂公司，以及财
政局、税务局、银行、商业局、粮站等，它们让小什字熠熠生辉，
成为江津市民向往的“解放碑”。

进入21世纪后，小什字在旧城改造中演变为更为时尚大
气的“时代广场”。楼高18层的重庆百货江津店耸立在广场
中心，吸引着江津城男女老少的目光；重庆金店、周大生珠宝、
香港珠宝等金店霓虹闪烁，彰显着江津的富贵与富足；电脑
城、手机店、名仕城、商业街……移步换景，徜徉其中，尽是现
代江津的新模样、新生活。

（作者系重庆江津区作协副主席）

和我们一样
脆弱的普通人

□万晓

读娓娓的新书《重新出发》，读和
我们一样脆弱的普通人故事，被深深
触动。

娓娓是我多年的好友，也是我们
这个城市一位知名的早慧女作家。
20世纪90年代，在人人争读报纸副刊
的年代，重庆的读者，不可能没有读
到过她的文章。那时，她才 20 岁出
头，还在成长期，年轻而敏感，对社会
和人生有着高于普通人的观察和思
考，也像普通年轻女孩一样向往一段
彼此滋养的爱情。后来，她遇到了，
还有许多暖心细节和读者分享。

我们是作为编辑和作者熟悉起
来又变成好朋友的，这个关系里她是
编辑，我是作者，可能友情也能彼此
滋养，那是我人生中非常勤奋的几
年。而这个阶段，她的侧重点已不在
副刊散文写作，她开始了小说创作，
以及学习心理学，致力于更深入探索
人类自身迷惑行思，同时在她任职的
报社，她经营着一个在重庆有口皆碑
的栏目：娓娓道来。这是和读者互相
成就的一个栏目，读者告诉她日常生
活的各种困扰，她负责倾听、记录和
解析，有时提出一些解决思路或者方
案。

我们担心这个工作中接触到的
各种人和事，会不会给她的人生造成
困扰，毕竟，长久凝视深渊，难免自身
也变得黑暗。她倒不以为意，表示

“会有需要消解的负能量”，但是更多
的是拓宽了自己的生活和思维，自己
的人生更宽广和丰富了。

这本《重新出发》，是20年来陆陆
续续受一些故事的启发，又经过自己
人生阅历和文学品味的构思打磨，创
作出来的一系列作品。娓娓写小说
的语言，比平时朋友们眼里温和、认
真、比较老成的印象不同，那个讲述
者似乎年轻活泼了许多，俏皮、幽默
甚至偶尔刻薄。

故事和故事并不相像，却相通。
残破的家庭结构、错位的人物关系、
所托非人、爱而不得、情深不寿……
总是充满了遗憾和缺失，伤心和挫
败，但是从来没有放弃。作为一个历
经世事的中年人，阅读过程中，时不
时掩卷凝思，并不会觉得每一个主人
公的际遇似曾相识，但是，他们的得
失进退之间的犹疑和疲惫，是感同身
受的。

作为老朋友，我看得出来作为故
事创作者的娓娓，她自己的心灵成长
和情感价值认同的变化。早期的故
事，总是一个单纯傻姑娘，一个强势
能干单身妈妈，一段轰轰烈烈但是短
暂的无结果爱情，温柔深情的爱人最
后幻化成一个遥远的背影。后期的
故事里，慢慢地，傻姑娘多少看清世
事如棋，不一定每一个命运都有可靠
答案，不是每一个问号都对应了一个
确凿的答案，不再苦苦追寻，而是接
受际遇，改变自己能改变的部分，人
生并不是不进则退，而是进退自如。

现在看起来，娓娓这些年真是做
了一件有意思的工作。作为别人迷
惑破碎生活的旁观者、倾听者，为了
解惑，她自己也加入了思考和学习，
为了纾解那些思维和情绪困境，她开
始了小说写作。在工作中倾听、观
察，在学习中提升眼界和思想能力，
在写作中成长和救赎，一环扣一环，
帮助了别人，也成就了自己。

我喜欢这些故事，连书名都是喜
欢的。重新出发，我们也处在一个新
的人生和社会生活节点，也是应该做
好心理建设再出发了。人生如逆旅，
一次又一次，我们重新出发。

江津也有个小什字
当地百姓心中的“解放碑”

□施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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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米花糖


